
全 俄 政 治 罢 工

日）于日内瓦月 日（

晴雨计显示暴风雨即将来临！ 今天的一些外国报纸在刊

载有关全俄政治罢工迅猛发展情况的电讯时这样说。

不仅晴雨计显示暴风雨即将来临，而且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

猛攻象巨大的旋风一样已经把一切的一切都卷走了。革命以惊人

的速度向前发展，各种事件频频发生，假使我们要向读者叙述最近

三四天的详细情况，那就得写一整本书。详细的历史还是留待后

人去写吧。我们面前是人类所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内战、一次

争自由的战争的动人情景，应该赶快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这

场战争。

暴风雨来了，自由派和民主派关于杜马的议论、设想、推测

和计划，现在显得多么渺小！我们关于杜马的一切争论在几天、几

小时之内就已经完全过时了！我们中间有些人曾经怀疑革命无产

阶级是否有力量使警察内阁的这出丑剧停演，有些人不敢大胆谈

论抵制选举的问题。选举还没有在各地开始，只一挥手这个纸牌

搭成的房子就晃动了。这一挥手，不仅迫使自由派和胆小的解放

派，而且迫使维特先生这位新的、“自由派的”沙皇政府的首脑也谈

论起（诚然，暂时还只是谈论）进行改良以消除整个布里根把戏中

的一切阴谋诡计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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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只强壮的手举起来

这只稍一挥动就使杜马问题发生转变的手，就是俄国无产阶

级的手。有一首德国社会主义的歌中唱道：“一切轮子都要停止转

动，只要你那强壮的手要它停止。

了。我们曾经指出和预言过，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在武装起义事业

中有伟大的意义，这一点已经被光辉地证实了。全俄政治罢工这

一次真是席卷全国，它在最受压迫的和最先进的阶级的英勇奋

中，把万恶的俄罗斯“帝国”的各族人民联合起来了。在这个充满

压迫和暴力的帝国中，各族无产者正组织成为一支争取自由、争取

社会主义的大军。莫斯科和彼得堡分享了革命的无产阶级首先发

难的荣誉。两个首都都罢工了。芬兰也在罢工。由里加带头，波

罗的海沿岸边疆区也参加了这一运动。英勇的波兰重新参加了罢

工者的行列，这好象是对敌人的无可奈何的愤怒的一种嘲笑，因为

敌人幻想用自己的打击粉碎它，结果只是使它的革命力量锻炼得

更加坚强了。克里木（辛菲罗波尔）和南方起来了。叶卡捷琳诺斯

拉夫在构筑街垒，进行流血斗争。伏尔加河流域（萨拉托夫、辛比

尔斯克、下诺夫哥罗德）在罢工，中部农业省份（沃罗涅日）和工业

中心（雅罗斯拉夫尔）也爆发了罢工。

后

站在这一多民族的千百万工人大军前列的，是铁路员工工会

的小小的代表团。自由派先生们在舞台上演出政治闹剧，对沙皇

低声下气，花言巧语，对维特扭扭捏捏，装模作样，工人冲上了这个

舞台，向新的、“自由派的”沙皇政府的新首脑维特先生提出了

政治罢工

通牒。铁路工人代表团不愿等待召集“市民参议会”，不愿等待召

集国家杜马。工人代表团甚至不愿花费宝贵的时间来“批评”这出

装模作样的闹剧。工人代表团准备首先用行动

来批评，然后向小丑大臣说：只能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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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和直接选举的基础上召集立宪会议。

小丑大臣说话了，正象铁路工人恰如其分地形容的那样，“他

真是官气十足，总是支吾搪塞，不说一句肯定的话”。他答应下令

实行出版自由，但是不同意实行普选；根据国外电讯的说法，他说

过“现在不可能”召集立宪会议。

于是，工人代表团宣布了总罢工。工人代表团离开这位大臣

来到那个有上万人在举行政治集会的大学。无产阶级成功地利用

了革命大学生提供的讲台。在俄国所有的城市、学校、工厂和街头

上的最初的、群众性的、有秩序的、自由的政治集会上，人们讨论着

小丑大臣的回答，谈论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的任务是要使立宪会

议的召集成为“可能的”和必要的。外国资产阶级报刊，甚至自由

主义色彩最浓的报刊，都在惊恐地议论人民自由集会上的演说者

所宣布的“恐怖的和暴乱的”口号，似乎起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不

是沙皇政府自己的全部压迫政策引起的。

起义即将爆发，我们眼看着它从全俄政治罢工中成长起来。任

命一个硬要工人相信“现在”不可能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小丑大

臣，这清楚地表明革命力量在增长，沙皇政府的力量在削弱。专制

制度已经没有力量公开反对革命，革命也还没有力量给敌人以决

定性的打击。这两种差不多势均力敌的力量的消长，必然使政府

当局惊慌失措，不得不由镇压转向让步，颁布出版自由和集会自

由的法令。

前进，向新的、更广泛、更顽强的斗争前进，不要让敌人清醒过

来！无产阶级已经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奇迹。全俄政治罢工大大

加快了革命的胜利，使敌人感到末日的恐怖。但是我们还远远没

有做到为了取得最后胜利而可以做到和应该做到的一切。斗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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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近真正的结局，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结局。正是现在，工人

阶级正以空前未有的规模行动起来，动员起来，武装起来。这样，

最后，它一定会完全消灭可恨的专制制度，赶走所有的小丑大臣，

成立自己的临时革命政府，并且向俄国各族人民表明，正是“现在”

“可能”而且必须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

页卷第号 第《无产者报》第

月 日）日（年载于 版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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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还没有力量）沙皇政府已经没有力量取胜，

号上指出过。

到目前 月

敌，这一点我们已经在《无产者报》 第

取胜。

）由此产生极大的动荡。革命事件风起云涌（罢工、群众

大会、街垒、社会保安委员会、政府陷于完全瘫痪，等等）。

和《每日电讯》

另一方面，没有进行坚决的镇压。军队发生了动摇。

）宫廷犹豫不决（据《泰晤士报》 报道）：是

独裁还是立宪。

宫廷在犹豫并且伺机而动。从他们那方面来说，这是一种正

确的策略：势均力敌迫使他们伺机而动，因为政权在他们手中。

革命已经发展到不利于反革命进击和进攻的时刻。

对于我们，对于无产阶级，对于彻底的革命民主派来说，这

还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不再上升一步，如果我们不能担负起独立

进攻的任务，如果我们不能粉碎沙皇政府的力量，不能摧毁它的

实在的权力，那么革命就会半途而废，资产阶级就会牵着工人的鼻

子走。

）传闻立宪已定。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说，沙皇考虑到了

日（ 日），星期一）为止的结果是势均力

日〔 日〕）月年

势 均 力 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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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革命和其他革命的教训：不要立宪会议，在立宪会议之前，

的。

不经过立宪会议而恩赐宪法。什么样的呢？最好（对沙皇来说）是

立宪民主党人

这件事情的意义：实现立宪民主党人的理想，越过革命。这是

欺骗人民，因为仍然不会有完全的和实在的选举自由。

革命是不是应当越过这个恩赐的宪法呢？

页卷第第卷第

版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载于 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 6 页



对政治派别划分的初步总结

年 月 日〔 日〕）

我们在上一号刊登的关于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和组织

的代表会议 的报告，使我们有可能就目前的政治派别划分问题

党

作出几点即使是初步的总结。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和组织（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中央委员会、崩得

、波兰社会民主党 ）的代表会议一致通过和乌克兰革命党

号就开始为之辩护、而且辩护了两

了积极抵制国家杜马的策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切革命的社

会民主派，不分民族差别，现在都认为必须真正加强反对国家杜

马的鼓动，必须进行鼓动反对所有主张参加国家杜马的政党，最

后，必须准备进行武装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所通

过的、我们《无产者报》从第

个半月之久的那个策略的各项原则，现在已经成了几乎所有俄国

社会民主派的策略原则，只有一个可悲的例外。

和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少数派的实际上的中

派代表出席了代表会议。这个委员会的代表投了什么票，

读者知道，这个例外就是《火星报》

分裂出去的“少数派”。“组织委员会”

央

通过了那个非常不

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组织委员会拒绝在代表会议的决议上签字却

是事实。在新火星派的南俄“成立”代表会议

恰当的、原则上是机会主义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这个决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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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诏书 颁布以前就月

号上作了详细的分析①）以后，这原是意已经在《无产者报》第

料中的事情。

个月的巨大发展，就把这

可见，政治派别的划分已经形成了。如何对待国家杜马的问

题可以说还是第一次使得各个反对党和革命党、公开的和秘密的

报刊来共同讨论政治策略。这和前一个时期的运动比较起来，是

前进了一大步。以前反对派和革命派之间、公开活动和秘密活动

之间有一道鸿沟。现在运动仅仅经过

条鸿沟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填平了：革命斗争已经把“公开的”反对

派的热情激发到顶点，几乎达到承认革命事实的地步。老实说，以

前我们是不可能同公开的反对派的代表就策略和各政党的行动问

题进行争论的，因为那时除了革命的、秘密的政党，就没有别的

政党，撇开专制政府及其仆从的“活动”，一切“政治活动”就都是

“政治犯”的活动。现在国家杜马自然而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成了全

体人民群众、各种人物、各党各派的讨论对象。革命斗争已经为公

开的报刊、地方自治会议、大学生集会和工人群众大会开展革命的

讨论创造了条件。

关于如何对待国家杜马的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是由那些同沙

皇的施舍最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且早在

最了解这种施舍的地方自治人士和激进知识分子首先开始的。后

来这个讨论才在俄国的一切政治报刊上展开，即在自由的（即秘

密的）报刊和公开的报刊上展开。前者明白说出自己的全部理由

和口号，后者则用伊索式的语言表示赞成抵制或自由地反对

抵制。

页。 编者注卷第版第①见《列宁全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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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还是在杜马外、不经过杜马来反对杜马，

政治派别划分是俄国各民族的政党和阶级的界限日趋分明的

先兆，它正是在抵制问题上开始出现的。参加杜马，还是不参加杜

马？取消杜马，还是接受杜马？是在杜马中、以杜马为基地进行

问题就是这

样不可避免地摆在一小撮享有特权的选举人和“无权的”人民群众

的面前。至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当然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

的方案和种种“特殊意见”，但是从一切报刊的论调和一切政治组

织、政治会议、集会等等的全部声明来看，现在可以在这个问题

作出舆论“调查”总结了。

总结如下：

对杜马的三种主要看法是很明显的，而且同当前革命中的三

种基本的和主要的社会力量完全符合：黑帮（专制政府）的看法、自

由派（资产阶级）的看法和革命派（无产阶级）的看法。黑帮抓住杜

马不放，认为它是最好的、唯一可以利用的、甚至是唯一可以设

想的维护专制制度的工具。自由派尖锐地批评了杜马，但是接受

了杜马，他们被合法的道路和同沙皇的妥协强烈地吸引住了。以

无产阶级为首的革命人民则鄙视杜马，宣布积极抵制杜马，并且已

经用行动表明他们要把这种积极抵制变成武装起义。

这三种主要的看法值得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谈到黑帮，那么可以预料，这些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将会象我国

御用报刊常说的那样，直接或间接地赞同抵制或缺席主义（作这种

预料的还有那些想要认真对待杜马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

甚至还有火星派）。这些人是想说：就让他们抵制好啦，这样对我

们会更好些，杜马中的黑帮成员会更一致，更纯洁。既然俄国有保

守的机关报刊，它们能够攻击沙皇大臣的过分的自由主义，能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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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卢布的新贷款问题进行谈判，产生了许多极其

“过于软弱的”政府表示不满，那么这种看法就完全可能这样表现

出来，甚至可能比立宪派的许多看法表现得还要明显。但是这里

也表现出那些认真对待杜马并且开始谈论要以杜马为基地进行斗

争、要在杜马中支援斗争等等的人们的错误。这里也立刻可以看

出专制制度十分需要合法的杜马反对派，非常害怕抵制。为什么？

很简单，因为如果不和哪怕是一部分资产阶级互相勾结，就根本不

可能统治国家，这是毫无疑义的。不和资产阶级的右翼互相勾结，

就不可能统治国家，不可能弄到金钱，不可能活下去。我国的专制

制度虽然带有亚洲式的野蛮习气，带有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原封未

动地保存下来的许多原始的野蛮习性，但是我国的专制政府毕竟

是一个和欧洲、和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资本主

义国家的政府。俄国专制制度对整个俄国资产阶级的依赖是最有

力的物质依赖，这种依赖可能为许许多多中世纪的附加物所掩盖，

也可能为千百万次个人的或集团的宫廷贿买（官衔、职位、特权、赠

与、纵容以及其他等等）所削弱，但是一旦到了国民生活的决定关

头，这种依赖就一定会以决定性的力量表现出来。

我们现在看到，维特先生跑在自由派的前头，公开的报刊已经

报道了他发表的自由主义的言论，他同立宪民主党领袖“盖森先生

进行非正式的谈判”（《泰晤士报》驻彼得堡记者的电讯），外国报刊

上充满了关于沙皇的自由主义计划的消息，等等，这一切并不是偶

然的。当然，这里面包含着无数的谎言和阴谋，但是沙皇政府以及

一切资产阶级政府要不撒谎，不搞阴谋，它们的政策就一步也推行

不了。当然，由于法国和德国的银行家代表到彼得堡来就沙皇政

府极其需要的

卑鄙的欺骗行为。不过，政府那样依赖资产阶级，他们在互相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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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立宪民主党人从激烈谈论抵制转到坚决反

卷第 编者注全集》第 版第 页。

结、狼狈为奸时必然会产生欺骗行为，因为这种依赖就是靠互相勾

结、狼狈为奸来实现的。

专制政府必须同资产阶级“和解”，而且它不得不努力这样做，

自然，它还想①愚弄欧洲和俄国的舆论。而国家杜马正是达

到这个目的的最好的手段。杜马中合法的资产阶级反对派正是资

产阶级所承认的国家制度的外表，这种外表可能还会帮助专制政

府摆脱窘境。

这家保守的反对派的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莫斯科新闻》

机关报不是幸灾乐祸地，也不是冷嘲热讽地，而是慷慨激昂地，怒

《新时报》

不可遏地谈论着抵制杜马。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黑帮的机关报

要猛烈攻击“缺席主义者”，甚至企图把倍倍尔也拉来

号同抵制的思想作斗争（《无产者报》第 ）。黑帮害怕抵制。现在

只有瞎子或极力为自由派辩护的人才能否认下面这一点：如果地

方自治和城市自治代表大会活动家赞成抵制的话，那么抵制的胜

利就会得到绝对的保证。

自由派

但是问题在于，自由派资产阶级从它整个根本的阶级利益出

发而向往君主制、两院制、秩序、适度，热中于同“经常闹革命”的

“恐怖现象”以及同法国式革命的“恐怖现象”等等作斗争。

资产阶级、解放派

对抵制，是整个俄国资产阶级采取的第一个巨大的政治步骤，这个

步骤证明了它的背叛本性，证明了它“准备要犯”那种叫作背叛革

命的“罪行”。这并不只是准备（也许解放派法学家当中某个爱说俏

好象它和解了，它想”。 俄文版①手稿上在“想”字后面是：“只装装样子，

编者注

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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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激进

皮话的人会反驳我们说，这是不受任何法律制裁的），而是犯罪未

遂，甚至是已经完成了的犯罪。我们生活在一个迅速发展的时代。

我们需要唤起整个资产阶级的政治觉悟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按照

不适用于革命的普通年代表来算，那是才过去不久）。甚至我们需

要帮助资产阶级组成政治上的反对派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现在

它们已经觉醒了，它们已经组织起来了，提到日程上来的完全是另

外的伟大任务，这项任务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和现实的，只是由于革

命一日千里地发展。这就是同沙皇妥协的任务（资本的任务）和使

背叛的资本中立化的任务（劳动的任务）。

领导着革命人民的革命无产阶级始终忠实于自己的义务，它

已经担负起这项任务：唤起、推动和提高自己的那些反对中世纪制

度和农奴制度的“伙伴”，从而使他们从不太革命的伙伴转变为比

较革命的伙伴。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革命无产阶级“认真对待”的

不是杜马，而是激进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由于轻率、极端幼稚和一时

的兴致而脱口说出的关于抵制杜马的言论、许诺和口号。无产阶

级已经把抵制杜马的言词变为现实，即直接而公开地举起了武装

起义的旗帜，不仅展开了极其广泛的鼓动工作，而且展开了直接的

街头斗争（在莫斯科），同广大的、虽然阶级态度还不十分明确但是

备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先进部队

的青年结成同盟。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是在实际的战斗任务上同

觉醒了的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各阶层团结一致的，并没有签订任

何协定或任何条约。在莫斯科事件的伟大日子里（这次事件之所

以伟大，是由于它是一个先兆，而不是由于这一事件本身），无产阶

级和革命民主派向专制政府进行斗争，而自由派、解放派和立宪民

主党人却同专制政府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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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提

政治派别划分的情形是这样的：一派拥护杜马以保存专制制

度，一派拥护杜马以限制专制制度，另一派反对杜马以消灭专制制

度。换句话说，一派拥护杜马是为了镇压革命，一派拥护杜马是为

了遏制革命，另一派反对杜马是为了把胜利的革命进行到底。

联

以新《火星报》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是一个例外，

一个破坏了清楚的阶级营垒划分完整性的可悲的、令人遗憾的例

外（象其他一切例外一样，这一例外也证实了常规）。但是在这个例

外中，在国外的秘密组织的狭小范围内，却表现出我们已经预言过

的那个非常重要非常有教益的规律。我们在上面谈到的那个代表

会议，团结了革命的社会民主派。《火星报》仍然同《解放》杂志

合在一起，并不是由于条约的约束，而是由于局势的发展。革命的

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在秘密报刊上主张

积极进行抵制。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

右翼则起来反对抵制。

《两种策略》

这样，对新火星派的最重要的策略决议所作的分析（列宁的

）就得到了证实，即《火星报》降到自由派地主的水

平，《无产者报》则把农民群众提高到自己的水平；《火星报》降到②

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水平，《无产者报》则把革命的

高了。

方面

熟悉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的人都知道《火星报》老早就说过这

样的话：布尔什维克和《无产者报》已经摇摆到社会革命党

去了，摇摆到极端资产阶级民主派方面去了。这句话和各种流行

俄文版编者注③手稿上“革命的”一词后面是：“和共和派的”。

一俄文版编者注手稿上“到”字后面是：“君主派的”。

页。 一编者注卷第①见《列宁全集》第 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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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德国革命一样，成为庸俗

些指责我们是引以为荣的，正象

世纪的政

的话一样，有一部分真理。这句话所表露的并不是火星派的单纯的

恼恨，而是反映了真实的现象，但它是象凹面镜反映物体那样反映

的。这种真实的现象就是这样一件事实：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代

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因为火星派转向了

机会主义，所以他们必然得出结论，说布尔什维克（用

治划分的语言来说）是“雅各宾派” 。这些指责只能证实我们对目

前社会民主党的左右两派的看法是正确的。对于机会主义者的这

年《工人思想报》

有“民意主义”

指责我们

时我们引以为荣一样。现在全俄国的一切政治派

以来所

别在最重大的策略问题上产生的真正政治派别划分，实际上证明

了我们对于火星派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采取的整个立场的评价是正确的。

一切社会民主派的代表会议所完成的秘密政党的派别划分，

自然也就补充了一切政党在杜马问题上的派别划分。要说火星派

是个令人遗憾的例外，那么他们是例外这一事实却再一次使我们

相信规则的力量，相信革命的社会民主派一定会胜利，相信俄国革

命一定会实现它的一贯的口号。在意气消沉时期，自由派的庸俗行

为和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为虽然象是一种

预兆，表明我国的革命将要象

的、虎头蛇尾的、半途而废的革命，可是革命的社会民主派的各项

原则的生命力赋予我们以振奋精神的信心，而英雄的工人阶级的

发动则更加加强了这种信心。革命清楚地划分了各个政治派别的

界限，很好地证明了那些错误意见是荒谬的。从目前的国内外形

势看，希望俄国革命获得完全胜利是有充分根据的。专制政府已

经心慌意乱，自由派已经茫然失措，而引导着农民的无产阶级则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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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第《无产者报 卷第第 页

日（月 日）年载于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版

过德国的列车。

命干劲十足，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相信：“我国列车的行驶将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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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者的歇斯底里

年 日〕）日〔月

收到了《火星报》第

在我们的《对政治派别划分的初步总结》一文写好以后，我们

号，上面登着一篇神经质的、充满了愤怒、

眼泪、大声喊叫和怪腔怪调的文章《小组习气的产物》。这篇文章只

能叫作歇斯底里，不能叫作别的。要从歇斯底里的号叫中找出哪怕

是一丝一毫的论据，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亲爱的《火星报》同志们，

既然你们自己自愿出席俄国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组织的代表

会议，小组习气又从何谈起呢？如果你们还没有完全失掉思考的

能力，那就请你们哪怕是稍微想一想吧，哪怕是在你们的歇斯底里

发作过后想一想吧！既然你们同意出席代表会议，既然你们的代

表参加了代表会议，那就意味着，你们自己承认这个会议是一件严

肃的、党的、无产阶级所必需的事情。既然你们自己自愿参加这个

会议，这一行动就表明你们承认召开这个会议是严肃的和必要的

事情。可是你们在会上遭到失败以后，却开始骂起人来，你们这样

做只能让稍有头脑的工人都瞧不起你们！

参

你们之所以不满，是不是因为，你们认为，会议对你们的策略

的责备太尖锐了，竟把参加杜马叫作背叛自由事业？但是，可爱的

《火星报》同志们，你们是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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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曾

加代表会议的，而这个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无产者报》老早就在

小册子和文章中指出你们已经变成君主主义自由派政党的走狗，

这一点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亲爱的《火星报》同志们，这一点你们

是很清楚的，如果你们现在气得发昏，老实说，我们实在爱莫能

助。要知道，在俄国各民族一切秘密的政党，组织、派别和机关

报之中，只有你们还和《解放》杂志搞在一起，这是事实，是无法抹

杀和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对你们的最尖锐的、历史上

空前尖锐的谴责，而你们却以为尖锐的根源是“背叛自由事业”这

个字眼！

你们是这样惊慌失措，在会议上遭到失败以后竟大叫大嚷，说

崩得和其他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所维护的组织上的联邦制是

有害的。亲爱的《火星报》同志们，你们这样做很不明智，这只是更

加突出地表明你们失败的惨重罢了。亲爱的《火星报》同志们，你

们好好想一想：事实上是谁两年来维护了而且现在还在维护组织

上的涣散和模糊，维护协议和分权制的原则呢？正是你们新火星

派。正是崩得、拉脱维亚和波兰社会民主工党中的联邦

经在报刊上响应你们所有的破坏组织的言论来反对所谓集中制的

极端表现等等。上述各个党中的一切联邦主义者都曾经写过和发

表过与少数派观点相同的文章，这也是事实，是无法抹杀和无可争

辩的事实。亲爱的《火星报》同志们，你们看，你们重新提起联邦制

是多么不合时宜：你们这样做，只是更加突出地表明，社会民主主

义的崩得、拉脱维亚党和波兰党内昨天同情你们的人忍受不了你

们的杜马策略的庸俗，不得不抛弃你们了！不，亲爱的《火星报》

志们，如果你们平心静气地稍微想一想，那你们自己也会看到大家

都看到的事情：不是“多数派”接受了联邦制，而是崩得、拉脱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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